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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依赖到利用的性别修辞

——由女性小说的解读透视女性生存

李雨庭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女性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由80年代的强调女性自立、男女平等等造成了新的性别

困惑和压迫，到90年代的张扬性别意识、身体写作导致女性的物化，再到90年代末盛行的“小

女人散文”的巧用自身优势去赢得社会认同。拟从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中透视女性的生

存，从而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一些启示——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去获得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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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滥觞于1919年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一

直在艰难中进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一

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在呼唤人性美与人情美

的同时，女人们寻找爱与美，希望复归和突现女性

的性别特征，这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自觉，她们从

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呼唤母性、妻

性和女儿性的精神发展，她们真实地呈现女人由

对男人的崇拜依托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她们对

女人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示反

省，由社会层面到心理层面，艺术直觉投向了生活

深层、心理深层和潜意识，使中国女性文学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末，西方各种思潮的涌

人，女性主义也受到中国女性作家的关注，同时在

消费主义与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一批女性小

说写手率先发起了“身体写作”，成为发展中女性

文学的～道刺目景观。她们鲜明的性别体验，敞

开个人私秘，对一统意识形态传统专制主义有着

颠覆性的反叛，她们承认女性身上有着恶魔的因

素，对贯常生活于德行伪善中的欺骗思维有着革

命性的举动，她们勇敢无忌，那份率性令人目瞪口

呆。然而，其文本中女性的生存境况。不是被雄化

就是被物化，女人的命运沉浮，人生悲喜任由男人

牵扯着。作为人类的另一半的女人，该如何定位

自己?如何自立而优雅的生活?这是个问题。答

案在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奋挣中有了启示。

一、强化，让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男女

在政治、经济上的完全平等，不但在法律上得到了

保证，而且由于女性绝大部分参加社会劳动，参加

了几乎是与男子同样的体力与脑力劳动。因此，

我们的国家，也许可以说是现今世界上男女最平

等的国家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履行劳动义

务上获得了平等的妇女，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上、在舒展自己的个性、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却经

常会遇到比男子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无论是社

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平等的要求往往让女性付出

更大的代价，也对女性造成新的压迫。谌容、戴

晴、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等作家，或描摹爱情、家

庭与事业的冲突，或提出爱情的困惑，或在爱情中

寻找失落的女性气质。从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

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到理想信念的横遭摧残与践

踏有独到而深刻的感受。恰如其分地反映这些问

题，在80年代的张辛欣尤为引人注目。她把女性

在追求事业爱情中所面对的种种苦恼与青年寻找

个人前途过程中的焦灼不安，紧紧糅合在一起，使

矛盾得到了更强烈的表现。其中《我在哪儿错过

了你》展示出一些女性青年为求得自己事业的发

展而有形无形地承受着压力，女性气质的失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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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雄化的无奈的愤懑与苦痛。在早期女性文学中

有典型性意义和深刻影响。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就题材来说，写一个女

售票员错过了她所钟情的男人。她的爱慕之情没

有得到表达的机会就结束了。故事没有特别之

处，但张在追究她为什么会错过他的原因的时候，

质疑了人们几十年来习以为常却不以为意的问

题——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女性男性化”问题。

在小说一开始，张就介绍了她的女主人公的外形

特点：“她照旧忙活着买票、送票，照旧在乘客中

挤来挤去。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

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

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着她穿着那么没有腰身

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的

人堆里，很难分辨(她的性别)⋯31。”又通过车上

男孩们的眼光介绍：“被推倒的男孩子照例立刻

嚷嚷起来，但是，等话出口，他们才发现；是她!不

饶人着呢!⋯豫”然后，又通过女主人公自己回忆

与错过了的他的第一次相遇的场面：“我二话不

说扒开挤在车门口的一群人，把最后一个刚迈上

去，整个身子还悬在车厢外的人揪下来。自己挤了

上去，又被推了下来，再重新往上挤、⋯⋯⋯35”勾

画出一个筋疲力尽，声嘶力竭，处处表现出男性化

的粗鲁的女售票员形象，在业余剧团排演，她所创

作的剧本的过程中，她与他寸步不让，有时近约神

经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在她迎接爱情时，就因

为女性气质的失落而错过了他，再加上她过分发

展的女性自尊心，不肯让人的尖刻，“错过”成为

必然。

追求独立、自尊、自强是女性现代意识的基本

内容，新一代女性对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对精神解

放有着迫切的追求和强烈的愿望。为此，不惜承

受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她所坚持的其实

并不仅仅是事业本身，而首先是女性在社会上的

立足点。女人的确有着天赋之责。她可以做妻

子、做母亲，可以烹饪、可以编结、可以剪裁，但在

她前进的时候她理应前进。她也渴望爱情，她们

心目中的男子汉不是作为依附的对象，而是作为

并肩前行的知音。即，她们是在自立的旗帜下寻

求生命的另一半，希望获得自我价值的同时拥有

生命的完美。可是在这里面又往往面I陆新的矛

盾，在现实生活中，女子跻身上社会本身很难避免

地带有异化色彩。女作家通过笔下形象痛切剖示

这种状况的受损者首先是女人自身，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给男女两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她的要

强、雄化导致对爱情追求的落空，过分的自尊成为

埋葬爱情的祭品。这样“自强”的意义以及女性

个体生存的质量受到质疑。女人的这种自强、牺

牲于她本人究竟有何意义?当女性摆脱旧有依附

关系，在充满艰辛的道路上为事业拼搏时，往往会

体验到一种对自己作为女人的欲望和需求的新的

压抑——不近女性自然的性情而构成新的人性、

人生的痛苦。男性女性化是一种病态，让人感到

难以容忍，女人男性化也同样是违反自然的畸形，

畸形的强化，让女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应该加以

矫正。这在随后的女性写作中呈现出一种矫枉过

正的性的利用和颠覆。

二、身体，在依赖中物化

在传统社会中，男人靠权势、地位、金钱来证

明自己，女人则需凭借自己的身体进入男性世界

而得以存在，须依靠男性的接受和承认而实现价

值。女人身体是苦难与幸福的载体，是生命的摇

篮，同时又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在男性中心社会身

体对女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它往往无形中成为

·女性赖以确认自己的生命存在、衡量自己人生价

值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存在主要是

一种“身体”的存在，而其作为人的精神性、社会

性存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抹杀、被遮蔽

的状态，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对女性躯体和性欲望

的描写，充分发挥女性自身主体性，重新发现、鉴

赏女性躯体，大胆表现女人认识身体的渴望和勇

气，无疑照亮了中国文学史的暗角。小说家林白、

陈染、徐小斌、海南，诗人伊蕾、翟永明、散文家叶

梦等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躯体的描绘、

女性欲望的倾述，对女性自恋、自慰的描写。她们

以女人的目光看女人，直接描写女性的躯体、欲

望、形态，展示了富于性别特色的审美存在。丰富

了女性文学的内涵，突破了男性中心文化的长期

禁锢，在很大程度上张扬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

是在卫慧、棉棉的作品中，充斥着做爱、上床、手

淫、滥交等，夹杂着不少性与身体的恶俗描写，有

的甚至把女性欲望演化为玩弄与取悦男人的工

具。女人的反叛书写成了男人的窥视窗口。身体

成了这类女性文学的全部内容，“性”成了这类作

家的唯一标志，致使她们走向另一极端——沉溺

于隐私披露和欲望化叙事(放纵的女性的欲望、

封闭的自恋的生存状态)，而没有进入一个较高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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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人性世界，感官冲动与思想分离，让女性的

目光狭窄并散发着肉腥气。写“性”、写“私”成了

成名的焦点，出版商的卖点和热点，并最终为男性

中心文化所消费。

陈染、林白等的稍后的私人化写作也进入了

一种孤绝封闭的生存空间，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自

恋的生命状态。极力铺陈文本中女性主体情绪，

反复强化她们的性别感觉，对男性中心文化居高

临下处处表现出与男性与社会的对抗，咄咄逼人，

貌似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实际上乃是男性中心

意识下“第二性”、“客体化”被窥视的一种存在，

是女性主体更隐蔽的失落。因为她们的身体书写

中只有身体和性。欠缺思想和灵魂，无法使人抵

达一种精神维度的思索。对此，女作家虹影一针

见血地指出：国内的女作家们大都有“精神贫血

症”，总是不断重复自己，和社会、历史的结合特

别少。”她们的作品看多了就会觉得似曾相识，把

生活空间、生活主题过于狭窄化。不断拷贝自己，

其结果必然走上自我封闭，导致女性生命价值的

丧失；在这类女性文本中。女人又一次迷失。栀子

(魏微《情感一种》)对身体的领悟在年轻一代作

者笔下颇具代表性：关于身体，栀子是这样想的：

“它不重要，对女人来说，只不过是身体，需要维

持它的基本需求。吃饭、排泄、做爱——她喜欢和

谁做爱就和谁做爱，和这个男人是做爱和另一个

男人也是做爱，做爱不但能够得到快乐，而且比快

乐更重要的还有利益悼J。”这种女性自我物化现

象，它的本质是一种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以“性”为

资本的性别利用行为。也透露出时下女性的寄居

心态——企图将“性”作为改变个人生存境遇砝

码的女性深层内心的物化心理。她们用身体检阅

男人，在手段上欺骗玩弄男人，在无遮拦的放纵颠

狂中，无限制地发泄自己的性欲，在这反叛、对立

的表象里面、放荡不羁的躯壳里面包裹着的是一

个空虚、孤寂的灵魂。她们一边堕落一边捂着滴

血的心渴望救赎。

三、走出受损和对抗的单一命运

性别资本化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社会现象。

但大规模出现并得到相当程度的理解认同则是进

入消费时代之后的“小女人”散文。它改变了传

统女性面对男权社会逆来顺受的、被侮辱、受损害

的单一命运，对作为主流的男权社会也没有采取

完全抵抗与坚决颠覆的一贯态度，而是彰显依靠
．56·

甚至利用自身的性别身份、性别魅力作为面向男

权社会的应对策略，这在文坛及女性中引起哗然。

小女人们逛街、泡吧、美容、布置点谈情说爱的小

情调，不问时事不问他者，躲进爱巢，喜欢消费也

喜欢被消费，沉醉在“做女人挺好”的时尚语境

中。也正是林白《致命的飞翔》∞’中所言：指望一

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

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不倒他们，所以

只能利用他们。她们趋利弊害，从这个意义上说，

小女人是巧笑倩兮胜过“大男人”的以小取大，小

女人不是真正的“小”，在彰显性别魅力的同时衍

生出一种“权力”——通过与握有某种权力的男

人建立关系而进行的间接“权力迁移”。她通过

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放弃自己来得到自由，她

放弃了这个世界却在于征服世界(波伏娃语)。

《小姐你早》中戚润物因为缺乏令人(主要是男

人)赏心悦目的女人味，生命黯淡整个一中性人，

失了身体的色泽与生命的意味，最终导致被遗弃

的命运；《永远有多远》中白大省本来就长相普

通，又不修边幅，更显苦淡无味了，尽管宽怀大度

也注定现实受挫的结局；《方舟》中梁倩、荆华、柳

泉表面上是宁愿独自拼搏也不愿去依靠男人的肩

膀，表面自主独立豪爽，在内心底处却满满是失去

男性关注目光的猴急和伤悲。对一切光艳娇嫩的

事物生厌，对男人没有任何的原谅，她们只是埋怨

或者斗争；她们没有心思花在对自己的内心安静

修行反省上，却有着咄咄逼人的霸道，缺乏谦逊宽

宥，看似孔武有力，实在心胸狭隘，形容俗陋。这

种丧失女性特质的女人，是在降低人性的质量。

几相比较，似乎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

朱文颖《高跟鞋》中王建军姨妈似乎教给女

人很多。她在家也化妆。在她那里每一个细节都

经得起推敲，生活极为精致，有着令人神清目爽的

光芒，她坚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说

她过得很空虚、很无聊、很颓废。可以质问她锦衣

玉食又坐享其成。这些质问看起来有道理，大行

其道的，其实很独断，你怎么判定一个始终爱美的

女人就是好逸恶劳?就是没有精神支撑?就是空

虚无聊?能够在盛华已逝之时，依旧有心力、有滋

味、有情致的生活，肯定是不简单、不浅薄、不懒惰

的女人。她可能不深刻，但是她却决不会将一个

哈欠打完整整一天。她的修饰不是为了罪的魅惑

只是为了保持纯正的美好的生命。她为了实现自

己而展示自己，她在把意义赋予生活的同时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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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赋予了世界。对生命、身体采取主动审美和

自我掌握，存在于对自己正面价值的肯定中，这是

生命自由的境界，也是深度的反抗。主动掌握自

己的身体，关注自我的相貌、生活的细节、物质的

需求以及肉身的悸动⋯⋯这些种种本身就携带着

精神的种种造化，有着安详、舒服的对生活的热

爱、对生命的尊敬。

由此可见，女人的美丽是人性一种吸引力的

表现。处处显现动态的曲线玲珑，处处展示追求

美、崇尚美的女人天性，既悦目悦己，又“温柔了

世界”(冰心语)。

四、结语 ，

男人并不是女人的天敌，优雅妖娆美好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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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微．越来越遥远一魏微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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